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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非常珍貴。

父母、兄弟、姊妹、親戚……然後就是
朋友。

友誼，往往是識於微時。

友誼，有孩童的純真，有兄弟般的豪爽
情誼，有女孩子傾訴心事的親昵，有青少年
的坦率熱情，也有成年人共同分享的志趣。

友誼，建立在信任之上。

朋友之間，彼此扶持，分享人生體會，
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友誼，為我們帶來溫暖、歡笑、喜樂，
也會帶來傷心、失落和破碎。人生，哀樂參
半，本屬平常不過的事。

友誼，是上天所賜的禮物，為人生添上
亮麗色彩。

友誼若是久長時，不在乎朝朝暮暮。

朋友，你擁有真正的友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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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出門去。

打著呵欠，低頭沿平台簷下走著，直到另一幢樓宇大堂的旁
梯，一級一級的往下走。轉到下一層，通往一間幼兒園，沒有理
會仍往下走。

一個人正沿樓梯上來，樓梯空間狹窄，我走向靠牆一邊，以
免彼此擋住對方去路。

那人抬起頭來，走上兩級，快要跟我擦身而過，忽然「咦」
了一聲。

「伍小文？」

我停下步來，眼前一個身量矮小的人，正微微向我笑著。

「傑良？」我很是意外。

「許久不見。」他笑說。

「畢業後，各有各忙。」

「你仍住在邨子？」

「是，你不是嗎？」

「我結了婚，搬出去了，放假回來探望父母家人。」

「我昨晚加班，還沒做完，要回去處理一下。」

「你做什麼工作？」

「出版社，編輯。」

「果然是文人。」他瞇起眼笑，看起來仍有些像個孩子。

舊
區
舊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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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

「我在石油公司做業務推廣。」

「你好像念理科的，還念化工？」我笑問。

「哪裡，」他又笑了：「中學畢業，邊學邊做，算是勤勤懇懇，
升了級當上個助理經理。」

「了不起呵。」

「你有沒有聯絡舊同學？」

「很少，」我搖搖頭：「有很多失去聯絡了。」

「我也不多，只有陳德輝、梁啟明、湯明康、黃國輝……」

「嗯，」我應著他，忽然想起問：「黃嘉進呢？你和他很相熟
的。」

「有，他也結了婚，擺喜酒時請了我。」

「他好嗎？」

「很好，」傑良點點頭，說：「他的太太很賢淑，替他生了兩
個孩子。他開了一間舖子做小生意。」

「可以把他的電話給我嗎？」

「當然，」他翻出手機給我看，說：「你們以前是很要好的朋
友。」

「是，小學和中學同學。」

「我和你中三同班。」

「記性很好。」我豎起拇指。

「你趕著上班？」

「呵是，」我拍了拍頭：「巴士應該快到了。」

「再見。」他笑說。

我趕得及上車，回到公司忙了一個下午。完成後同事莫不鬆
一口氣，一起吃了頓晚飯。

週日閒著，打開抽屜，翻出相簿和紀念冊，卻不見和舊友的
合照。

我納罕，明明有的，放到哪兒去了？

傑良這個小子，短小精悍，敏捷靈活，未說先笑，十年如一日。

我仔細回想。

應該是小學四年級吧，黃嘉進是我的同班同學。

那時他是個瘦小的男生，最喜歡和我在操場追逐。他的身手
矯捷，跑得很快，要捉到他不算容易，他追到我時會在我肩膀上
輕拍一下。他弟弟黃嘉銘念三年級，身形卻比他哥哥粗壯，幾乎
大了一個碼，但臉上稚氣告訴人，黃嘉進才是哥哥，他是小弟。

有次追逐時，不知是不是黃嘉銘弄錯了規則，我的語氣有些
兇惡。黃嘉銘鼓起兩腮紅了臉。黃嘉進一臉不悅，不住繞著我來
回的走，上下打量，礙於交情沒有發作，自此黃嘉銘轉回和同級
同學玩，有時會過來打個招呼，但我已不會對他不禮貌，也和他
說兩句笑，他哥哥在一旁看著會很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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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上五六年級，我們仍然同班。他仍是瘦瘦小小的樣子，沒
有怎麼長高，我也不見得高了多少分，平日見面和追逐很有默契。
他喜歡和我說些家庭事，我知道他的爸爸每天上班，媽媽全職照
顧一家起居生活。黃太有時會到學校來接放學，那笑容跟他們兩
兄弟很相似。

黃嘉進越跑越快，脾氣也開始倔，與女班主任馬老師不咬弦，
趁高年級在有蓋操場集隊，同學上台領獎的一刻，拍掌時在半空
高高舉起雙手，叫前後左右的人都看得見，氣得馬老師什麼似的，
卻又莫奈他何。我暗暗奇怪，好同學的脾氣好像激烈了些。

畢業前全班合照，戴校長和班主任在場，他和所有同學一樣，
雙手捧起畢業證書，架著粗框眼鏡的他有些老成，臉上仍有一份
小學生的靦腆。

升中派到同一所學校，卻不同班，上體育課兩班一起。放了
學我班全體男生去踢足球，他那班男生也會加入，有時兩班分隊
比拼實力，也有交換人馬來一場比賽，更會合隊與高兩級的師兄
大戰。

小息時他過來找我，到小吃部買零食，但我認識了幾個好同
學，對他不算很熱心。不知是否感到受忽略，還是他也和同班的
相熟了，我們漸漸很少一起談天，但見面時還是會拍拍肩膀說兩
句笑。

中二也不同班，他認識了身量和他差不多的傑良，兩個人也
在小息追逐，在走廊的人堆中穿來插去，像卡通片中的忍者小靈
精，懂得飛簷走壁的一樣。傑良一時興起，乘著往前急跑的力道，

雙腳往牆上撐一下才回到地面，但會略略減慢了速度，黃嘉進不
去佔他便宜，也來個依樣葫蘆，兩人像有一刻腳不沾塵似的，叫
看的人無不哈哈大笑。他從此有了傑良這個好朋友……

中三我們又同班了，傑良也是。這對孖寶長高了些，但傑良
還是小平頭的純樸模樣；黃嘉進可不同了，整個人像脫胎換骨一
般—皺布條紋米白色襯衫，黑藍色校服褲，褲管由寬而窄，一
對醒目的黑漆光亮皮鞋，前額一撮頭髮染了棕色，不揹書包改用
時尚運動提袋，以單手屈起擱在肩上，一臉神氣架副亮黃框眼鏡，
有時現出不屑的神氣，不時和志同道合者交換潮流玩意。

有次他帶了一張黑膠唱片回校。女班主任吳老師見到笑問：
「你聽這個女歌星的唱片？」他笑答：「是呀，你也聽嗎？」吳
老師瞇起眼笑說：「你喜歡她是因為她漂亮，是嗎？」他笑嘻嘻說：
「你怎麼知道？」吳老師多望兩眼，說：「你不用膠袋裝著？就
這樣大剌剌人人看見不大好。」他一愕說：「我沒有帶，有人看
見也沒所謂吧，快放學了。」吳老師忽然拉下了臉，說：「不可以！
其他人看見是我班的人，這還得了？」他也唰一下變了臉，大聲問：
「你想怎樣？我又不是故意的！」吳老師尖聲說：「我要把它收了！
你要取回明天小息來見我！」說著伸手一把搶了過去。他本來想
搶回但鬆了手，冷笑一聲說：「我才不去稀罕一張唱片！我這就
去再買十張八張！」吳老師怒氣沖沖回他：「我知道你家裡有錢！
你不要我就扔掉它！」他反唇相稽：「你知道就好！我斷不會是個
窮鬼，沒錢買唱片強行把別人的沒收！」一班同學看得目瞪口呆，
想不到他會與班主任對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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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男生上設計與工藝科，一邊鋸木切割五金，一邊嘴巴說
些不乾不淨的笑話，也會打賭誰先在兩節課結束前完成手作。有次
他差些微時間輸了，同學起哄叫他想個辦法自罰。他一時興起大聲
唱出《牆上的肖像》一曲—「星星晚上，不再照亮，埋藏在心
是創傷，冷冷牆邊，無數過去，再飄到我心上。風雨中，呆著望
這道牆。輕嘆息，牆上舊肖像。牆上畫滿了一串昨天的幻象……」
唱得算是中規中矩、不過不失，高音受限於男生嗓子變粗，聽上
去有些嘶啞。同學紛紛表示不收貨。他隨手拾起一張白紙，撕開
兩片。同學乘機撥火問他：「夠不夠膽子吃掉它？」他一把塞在
嘴裡咬著，圍攏著他的人齊問：「好吃不好吃？」他一臉非常享
受的樣子，笑說：「好吃！好吃！」又把剩餘的一半也吃掉，說：
「真好吃！你們也可以試試！」全班驚訝之餘不禁拍手歡呼，只
有我知道他一向敢作敢為，倒沒有感到十分意外。那個男教師是
個年輕人，一向由得我們瘋玩，只在一旁看著微微地笑。

高中文科我們再次同班，只得七個男同學。不知怎的，他又
跟班主任鬧不和了，兩個人好像火星撞地球一般，互相看對方不順
眼，一有對話立即火花四濺。後來到了一個地步，女班主任馮老
師進來課室，從不望向單邊靠窗那行，另一個長期雙手抱在胸前，
別轉頭望向窗外山景不作聲。全班同學見怪不怪，倒有些替黃嘉
進的頸椎辛苦。

可是有天開始，班上不見黃嘉進的蹤影，起初以為是事假或
病假，但整整一個星期過去，靠窗那個單行位置仍然空著。到他再
次現身時被我和相熟同學拉到後山操場，以關懷的語氣問他發生
什麼事。他一臉愁悶，說自己在外面犯了事，可能遭到警方起訴，

有機會判入男童院或教導所，未必能夠在學校繼續學業。我和同
學聽著不禁啞然。再過一個星期，不見黃嘉進回校了。馮老師在
班主任課堂時間，處理班務時語氣平淡的說：「黃嘉進已經退了學，
班上會少了一個男同學。」班上沒有泛起什麼漣漪，也許以為他
搬家或轉校罷了。

有天放學在通往學校的樓梯上，見他雙手按著欄杆，眺望下
面廣闊的校園，連忙上前問他近況如何。他說個人的事已經解決，
他可能會轉到另一所中學完成中五。如果不念傳統文法中學，他
會多學幾種技能，成和敗盡可努力嘗試，相信天無絕人之路的。

他一臉自信滿滿，我不禁釋懷笑了。

此後再沒見過他。

多少年了？十年？廿年？

我嘆口氣。

我的工作非常忙碌，接下來整整一年有多，沒有一刻空閒下
來。出版社接了幾個大計劃，做得晝夜不分，晚上回家洗個澡便
倒在床上，睡幾個小時又出門去，一個星期做足六天。不少同事
捱不住喊著求去，老總才稍稍調整那個折磨人的日程。

同事紛紛放大假休息。我也鬆一大口氣。

假日在家，睡至日上三竿，非必要不外出，趁機恢復元氣。

整理雜物，翻出舊款手機，打開一看，記事程式有個電話號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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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幾乎忘了，不禁猶豫，打，還是不打？是不是真的有話
說？他會不會不記得舊友？

我把手機放回抽屜。隔一段時間又拿出來，猶豫不決。

一晚早了回家煮麵吃，沖了茶包，一邊吃一邊聽電台廣播、
聽音樂，看一陣子書，又取出那部手機，在手中拋上拋下，終於
鼓起勇氣，撥出那個電話號碼。

有人接聽：「哪一位？」是他的聲音，我感到一陣驚喜。

「你好，你……你是黃嘉進嗎？」

「我是，你……」

「我是伍小文，你的舊同學……」

「啊，」他像提起了精神，立即說：「是你？你好嗎？」

「很好，」我說：「你記得我嗎？」

「我當然記得你，」他的聲音透著喜悅：「你是我的小學和中
學同學！」

「早陣子遇見傑良，談起近況，我向他問了你的電話……」

「原來這樣，」他說：「離開學校之後，我和舊同學失去聯絡，
只剩下傑良一個。」

「聽傑良說，你結了婚？」

「啊是，十年了。」

「生活愉快？」

「我有兩個兒子，一個八歲，一個六歲，我太太在小學教書。」

「你做生意，是嗎？」

「是，我在深水埗開了間小舖，做維修手機和二手買賣生意，
也會賣一些最受歡迎的新款手機。」

「手機大行其道，生意不錯？」

「還算可以，剛剛花了二十萬，購入了一批新貨。」

「做生意不是我所長，太難了。」

「你做什麼？」

「我在出版社當編輯。」

「很適合你，我記得你是擅長語文方面的。」

「不敢當，」我說：「不過工作也很忙，做個不停。」

「是，離開校園，認識社會現實，是不容易。」

「你以前……」

「我轉到工業學院念工科，學會一兩門手藝，做過不同行業，
也到夜校進修，儲了些錢便自己開店。」

「你住在哪區？」

「將軍澳。」

「我有朋友住將軍澳，靠近寶琳。」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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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出自住，但仍是那區，方便照顧父母。」

「我們一家抽中居屋，搬到九龍區，我到結婚才自己買樓。」

「黃生黃太好嗎？」

「他們很好，」他笑說：「我爸退休了，常常和我媽到國內旅
行。」

「我爸也是，但他不愛旅行，只喜歡晨運和喝早茶。」

「也不錯。」

「兩個兒子活潑嗎？」

「他們的功課很好，」他的語氣很是欣慰：「多虧我太太教導
有方，我不需要為這些操心。兩個兒子喜歡打籃球，週末常常要
我陪他們玩，有時我會讓弟弟和員工看舖。」

「兒子像不像你？」

「我爸媽說，大兒子像我，小兒子像我太太。」

「你和太太都要上班，要不要聘外傭幫忙？」

「有，我太太也很忙，放假還在改卷子。兒子還小的時候，聘
了兩個才勉強應付得來。」

「開支很大。」

「沒辦法，」他嘆口氣：「那時生意還沒上軌道，我整天忙個
不停，分身不暇。」

「現在好多了？」

「算是過得去。」

「會不會一家人到外地旅遊？」

「我結婚到日本度蜜月，也和太太到東南亞遊玩，但兒子出世
後沒有了。他們年紀還小，去過也未必有印象，也許過幾年才會
再出發。」

「我外遊不多，到過北京、上海、東京和台北。」

「有空來我舖子看看。」

「好的，哪條街道？」

「著名的鴨寮街。」

他說了舖子的名字。

「有空一定來。」

「到時見。」

我放下電話，發了一陣子呆，沒想到再次聯絡上。

工作日程不容胡思亂想。老總又開展他的大計，做得一眾同
事快要靈魂出竅。原來稍作調整只是策略，待員工充電過後再來
榨乾榨盡，然後露出一口獠牙嘿嘿奸笑。

週末有空，已是三個月後。

家裡一支燈管不亮了，省電膽也沒有替換，是外出的時候了。

乘地鐵至深水埗站，從地底鑽出至鴨寮街的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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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走在大街上，沿途人潮如鯽，擠得水洩不通。街道兩
邊盡是舊式唐樓，地面店舖林立，售賣電子產品、室內燈飾、音
響器材、維修工具、平面電視、影碟機、雷射唱機……露天攤檔
販賣充電池、手機配件、舊款相機、二手電子產品、鍋爐、水煲、
電源線、殘舊衣物、古董佛像、舊版黑膠唱片和盒帶，手推車上
堆滿殘破不堪的家品。店主與顧客議價之聲不絕，中年漢蹲著揀
選電子零件，收買佬和撿破爛的在附近徘徊……

我一直沿路找著，在一個街口停下來望過對街去。一間舖子
只有兩個人，舖前有一張很高的工作檯，一個身形高大的男人站
著，正替顧客檢查一部手機。只見他用小巧的螺絲起子旋開機身，
專注而認真的調校裡面的零件，把手機重新嵌回交給顧客試了幾
遍，滿意後收了現鈔說聲「謝謝」，轉頭和舖子裡一個身形瘦削、
留了一頭長髮的男子說笑。

他就是黃嘉進的弟弟黃嘉銘，身上一件白色汗衣，一條藍色
牛仔褲，兩條手臂肌肉發達，形貌粗獷、高大、健壯，眼神帶著
幾分乖戾之氣。

我有些猶豫。我跟他不相熟，不知說什麼好。

或許……留下訊息？

他會否認得我？會否記得我說過他兩句？會否倒過來惡言相
向？

我站著好一會，想來想去，仍然沒有踏前一步。

等了好一會，他哥哥還是沒有現身。

我想，還是下次再來罷。

前面不遠處的燈飾攤檔，掛滿五光十色的燈泡，長短不一的
光管照得舖位如同一片光海。燈泡和光管有白光、藍光、紅光、
黃光；有省電膽、鎢絲、傳統光管；有直的、有圓的、有彎曲的……
令人目不暇接。

我買了半打燈管、兩個省電膽，回家更換了新的，燈光大亮，
心情也隨之愉快起來。

我也買了充電池，用於鬧鐘，早上把自己鬧醒；也用於小小
收音機，夜裡貼著耳朵聽輕音樂廣播，聽著聽著很快便會入眠。

日子就是這樣過的。

隔一段時間我再去了。舖子只有兩個不認識的人，一個坐著
一個站著—一個像隻猴子般瘦，嘴角叼著一根香煙，仰起頭一
圈圈青煙不住的噴，眼角不時掃視絡繹不絕的路人；另一個滿頭
金髮戴著耳環，坐著與高瘦男子有說有笑，向有興趣光顧的客人
投以笑容，也會耐心介紹各款手機的功能……

我轉身離開，原來想見見舊友也不容易。

幾個月後我轉工了，在一間雜誌社任編輯，負責一份雙週刊
雜誌，薪水差不多，勝在累積了若干編採經驗，手下又有幾個記者
頭腦靈活，不但善於發掘題材，稿件水平也非常高，只需稍作潤
飾便可，毋須拍桌子大吼大叫。團隊工作效率高，合作氣氛愉快，
自覺精神壓力減輕了不少。

我想，文字工作賺不了錢，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是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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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放假，我先到鴨寮街一間餐廳，慢條斯理吃個下午茶，
遠遠可望到黃嘉進的舖子，即使他不出現也不至於白等。

地道茶餐廳食客很多，不少是阿伯阿叔輩，要不攤開馬經埋
頭研究，要不翹起二郎腿說些髒笑話，惹得中年女侍應又笑又罵
又是拍打；也有一家大小外出吃飯，父母忙著服侍年幼兒女，又
是餵食又是斟水又是抹掉嘴角飯粒，白胖嬰孩動作可愛惹得鄰座
笑逐顏開；收銀員和侍者大呼小叫吵得滿堂熱鬧……

望向窗外，一呆。

舖子坐著一個人，正是舊同學舊朋友。

他的身形依舊瘦削，架著一副黃框眼鏡，跟以前那副非常相
似，頭髮看上去深棕色，前額幾綹稍稍挑染了金黃，身上一件淺
色領子襯衫，單憑這外貌一眼便認得出他了。

他正和那兩個人閒談說笑。那隻瘦猴子半閉著眼抽煙，說得
起勁時不住大力拍著桌面，好像什麼事值得那樣激動似的；戴耳
環年輕人喝著罐裝啤酒，開了小型電視回播英超賽事，指出前鋒
一記遠射破網的厲害之處，然後和瘦猴子大叫大嚷吵鬧一番。

黃嘉進橫了屏幕一眼，微微一笑。他似乎坐鎮著主持大局，
有零售客上前詢問，自有兩名同事負責解答，有一身穿得筆挺的
人過來舖子，看似有生意找他接洽，他才站起來請對方進去裡面
說話。

整條大街手機店舖林立，行業競爭激烈，每個月租金燈油火
蠟工資七件事，他如何維持收支平衡還有利潤？

不是容易的事吧。

客人離去，他復又坐下，臉上沒有什麼表情。

舊區品流相對複雜，相信他不會沒有見識過，他如何找到生
存之道呢？昔日年少無知犯法的一群人，不知還有沒有聯絡？還
是在社會彼此照應，就像一左一右這兩名護法？

我結了賬，步出餐廳，到舖子斜對面站著。

他不時和兩名同事說笑，神態輕鬆，一切成竹在胸似的。

我默默看著。

他沒有留意到我，一直和他們說笑。

我應該過去相認嗎？多年不見，是不是仍彼此認識？是陌生
人還是舊朋友？大家說些什麼才好呢？看來他在這區早生了根，
我也不急於一時半刻，到心理上準備好了會好些？但一天不踏出
第一步，也不過是原地踏步，一輩子心理上也不會準備好。

我還是猶豫了。

我和他的隔閡，是否自中學時開始？

他中三那年明顯改變了，放了學不知往何處跑，身上彷彿沾
上遊戲機舖、桌球室和酒廊刺鼻的氣味，說話也像與江湖人物打
過交道，聽了兩句不中聽的話，臉色隨時會得一變。不過我是天
真學生一名，縱使他心裡不高興，別過臉去冷靜一會又回復笑臉。

他如何認識那班誘他犯法的人？我實在無從知曉。我並不介
意他的背景，只奇怪竟會不知不覺生分，不再屬於彼此核心的朋
友圈子。即使相認，我們真能敞開心扉，好好敘舊，盡情訴說別
後一切艱難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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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想後，不知怎麼辦才好。

他偶爾會抬起頭，目光也掃過我這邊，但似乎沒有留意到我，
臉上仍是沒有什麼表情，轉頭說笑才回復一點笑容。

有人來到店前，交上單據。

兩名搭檔將大箱貨物搬到舖子後面。

我慢慢走過去。

他的臉孔更清楚了，臉頰身形仍是瘦削，可是予人力量無窮
的感覺。

他一時沒有為意，再近些時不禁一臉訝異。

他站起來：「你……」

我微笑說：「黃嘉進，你好，認得我嗎？」

他一臉驚喜：「伍小文，你終於來了！」

我們緊緊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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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明從沙灘踱步回到酒店，上房間到浴室洗了個澡，把浴
巾和泳衣洗乾淨晾起，讓空調的風吹它一個下午，晚上可到泳池
再游十個八個塘。

他取過匙卡，乘電梯到了酒店大堂，坐在靠近泳池的一張大
藤椅上，舒舒服服伸長了雙腿，靠著軟枕看起偵探推理故事來。

大堂天花板垂著大吊扇，花圃一片椰林樹影，一派舒適悠閒
的氣氛，正是偷得浮生半日閒的好時光。

他把飲管插進椰青，啜飲一口，清涼甜美，沁人心脾。

小說情節吸引，緊張刺激，一下子把他吸進書中世界。不覺
看了個多小時，雙眼發澀，抬起頭來接觸一片青綠，眼前頓感柔
和，又啜一大口椰青水，只覺人生享受，莫此為最。

他舉起手機，拍下幾張照片，上載到社交媒體去。

他寫：「身處泰國布吉島，享受陽光與海灘，游完了泳回酒
店喝冰凍椰青水看看書，偷得浮生半日閒……」

泳池邊傳來嬉水聲，小孩子在玩水球、拍打池水、嘻哈大笑，
大人也陪著玩得興奮大叫。

手機「叮」一聲響，帖子得到幾個讚。

他很歡喜，接著留言寫：「去年到台中旅行，非常寧靜悠閒
的一個城市，打算三個月後再出發……」

他想寫「與朋友」，可是有些猶豫，因未知能否找到旅伴，
但還是加了進去才按下發送鍵。

你
從
沒
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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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隨即有留言：「什麼？你竟然會有朋友？哈哈哈……」
附加一個笑出眼淚的表情圖案。

他一呆，一時不知如何反應。

是張麗娜的留言。

她一向和他有說有笑，這次相信只是說說笑罷了。

他客客氣氣回應：「打算相約一兩個朋友，應該可以如期出
發的。」

她很快按了讚。

他放下手機看書，可是精神有些不集中，漫無目的看著酒店
大堂人來人往，感覺有些索然無味，隔一會站起來回房間去。

躺下來看著天花板。

想著想著，心裡有些不甘，拿起手機回覆：「我的朋友一向
低調，不大使用社交媒體，你可能認識我未夠深，甚至未算是真
正的朋友，所以不會認識我的朋友圈子。」

她沒有按讚，也沒有回應，可能看過也就算了。

他把手機丟在一旁。

下午餘下時間看完小說，黃昏外出吃了一頓豐富的海鮮餐，
這個旅程就當是辛苦了大半年的回報。

又歇了一天，才乘飛機回到所住城市。

他不經常玩手機，不過上下班途中聽聽流行曲，可是晚上在
書房，卻忍不住打開社交媒體程式，翻看早前的帖子，慶幸沒有

其他人再留言，按讚的一如以往，只有十個八個相熟朋友—也
不算真的相熟，好朋友早已有了私人群組。

他越想越是不安。

他網上朋友圈子人數不算多，不過幾十個人，都是同事或萍
水相逢的人，算是保持一點聯繫的方式，當中許多人已很久沒有
見面的了。

但是她這樣子回覆—「什麼？你竟然會有朋友？哈哈哈……」
別人會怎麼想呢？會不會以為他真的沒有朋友？若認為屬實，會
不會認為他的人格有什麼問題呢？

他一邊回想著。

他們在一個群體認識，彼此不算十分熟絡，但有朋友發起打
羽毛球的話，她也是收到通知的一員。

他和隊員不時唇槍舌劍，像：「說好預訂場地，睡蟲卻鑽到
腦子裡去……」「這回用鍋鏟才把你從床上鏟起！」「一會在戰
場上一定將你鏟平！」「你的電腦龜速像古董，果然物似主人形
太陳舊。」「你放的高遠球名副其實，飛得既高且遠到天腳底去
了！」「你的網前扣殺像是自殺。」「說是豬隊友已經抬舉了你，
竟累我連輸三局！」……

她從沒參與球賽，掩嘴笑說：「你們的對白真有趣……我在
公司的聯誼活動中，有時直接抄襲借用，我的上司稱讚我有創意
喔！」

「是嗎？」他笑說：「你要付我們版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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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參考……」

他們加了對方為臉書朋友。

她喜歡週末戴上頭盔，沿城門河踏單車，穿上單車戰衣，看
上去英姿颯爽，一路往前騎直到大埔甚至更遠。

她喜歡看他旅行的照片，在為數不多的點讚中，她往往是較
快的一個，也會留言說拍得漂亮，特別是歐洲各國的風景。有次
他在葡萄牙波圖觀光，回到酒店偌大的房間收到她的短訊，問他
行程共有多少天，以及具體安排如何。他非常樂意逐一回答，譬
如那是他最長的歐遊旅程，十六天包括西葡兩國，先由巴塞羅那
到馬德里，接著南下到馬拉加和沿海城市，經西維爾乘旅巴到葡
國阿爾加維地區首府法魯，然後轉乘火車到首都里斯本……

他也留意她和丈夫阿基的旅行照片，夫婦二人最喜歡到台灣
旅行，所住以精緻小旅館為主，尤喜設計以木質建材搭建、具濃
厚田園風味的民宿，也參加陶瓷工作坊，製作精美小巧的手信，
還有當地花藝和甜品小店，與老闆娘和員工談天說地，留下紀念
友誼的美好合照和文字分享……

他很替他們高興。

最有趣的是，她臉書的頭像照片是和阿基的合照，背景是澳
洲雪梨歌劇院，也許婚後不久拍的吧，他一度以為他們是不去長
途旅行的。果然有一次，她上載幾張在餐廳吃海鮮的照片。他一
看便立即留言：「里斯本市中心廣場旁邊的露天餐廳，菜式好吃
不好吃？」她豎起拇指回覆：「果然是識途老馬。」令他足足樂
了半天。

自此他們見面總會說幾句笑。他在羽毛球群組相約外遊，有
妻室的紛紛表示假期要陪太座。他傻不愣登的問：「即使丟下太太
幾天，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吧……」結果惹來眾人取笑—尤其是
眾人的太座。她也忍不住取笑他：「小明，原來你還是小朋友……」
一個兄弟語重心長說：「丟下太太外遊，問准了不是不可以，但
回來缺了有心思的手信，那真是後果自負……」

她直呼他：「小明—」掩著嘴不住的笑。

他本性有些頑皮，答：「娜姐—」掩著嘴呵呵的笑。

友人為之失笑：「怎會有這樣的名字？你們原來是姊弟？」

長途旅行去得倦了，這兩年回歸亞洲，主要是日本和泰國，
與群組好友到過布吉島幾次。陽光海灘和水上活動叫他樂而忘返，
不過自己一個人來的話，只愛躺在柔軟的沙灘上看書、喝冰凍飲
料和在海上暢泳。

他把照片上載到臉書，立時引起她的注意，問他有沒有自己
煮食。他說一個人到飯店吃海鮮就夠了，不會大費周章弄一頓飯
的。她說她和阿基租住有煮食設備的公寓，又到一個大場館對面
的街市買菜，親自下廚煮出香噴噴美味的一餐。他說他的酒店在
街市不遠處，斜對面就是那個大場館，晚上十時過後，仍聽到鼎
沸的人聲和拳賽的廣播聲……

他也留言說打算到台中旅行。她知道他是愛書之人，建議他
到中央書局，一邊看書一邊品嚐咖啡和蛋糕。

如今好像成了一個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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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不多，但總有人看到的吧。

他不再遲疑，一下子刪掉帖文。

他也瀏覽一下她的臉書，原來她最近也去過台灣，和當地朋
友在喜愛的遠足步道、黑森林區、清境等地方留下足跡。她拍照
時喜歡擺出文青姿態，不是仰望藍天白雲，就是托著下巴沉思的
模樣……

他陡然感到一陣憤怒，他覺得她簡直是在炫耀，似乎在嘲笑
他一個半個旅伴也沒有。

他翻看她過往的帖子，全是和阿基到台灣各地旅行的照片，
不少有他的按讚和留言：「旅館的設計很綠化，又有透光的天窗，
採用自然採光的設計，比一般的冷氣房間好多了。」她高興至極
地回應：「小明真是識貨！我和阿基都喜歡天然的東西！」又有
台南懷舊里巷和夜市地道小吃，他留一個垂涎欲滴的表情圖案，
她回他紅色小小心形圖案。

他覺得她拍照時略為刻意，現在看上去通通造作不堪。她年
紀較大鬢角漸白的丈夫，也像額外和她不相襯似的。

他咬咬牙，從第一個帖子開始，將點讚一個個取消，將留言
一個個刪除，直到一乾二淨，再沒有留下半點痕跡。

他感到一陣痛快，他知道她非常頻密上臉書，又會回顧式地
再留言，一次又一次引起朋友注意，可見非常悉心經營個人網上
形象，照說她很快就會發現的了。

她卻沒有什麼行動，可能上班在忙？

……從來沒有朋友？

他氣憤的想，這個群組，這個群體，難道不是朋友？不算人
類？

她是嘲笑他，沒有群組以外的朋友！

按照她的說法，他自出生就沒有親戚、鄰居、同學、朋友、
同事！

但羽毛球群組也很久沒有人留言，核心成員不是生了孩子，
就是工作忙得透不過氣來，再沒有人相約訂場打球了。

兩年前，她丈夫阿基病重入院。他當天下午本來有事做，還
是與群組成員趕到醫院探望和慰問。

半年後阿基不幸離世，也是群組好友幫忙，助她度過難捱的
日子。他在外公幹未及回來，但也向她發送短訊慰問。

印象中她一向懂得說話，也算識大體，否則不會在保險公司
任秘書十年—跨國企業的高層豈是容易招呼的？

他們仍在群組聚會中見面。

她在一個小房間忙著整理東西，一張張小椅子排列得整整齊
齊，好像準備為小朋友說故事。

她半轉過臉來，仍見笑容，卻也帶著三分猶疑。

他趁她還沒有完全轉過來，轉身走了出去，好像不過無意中
闖進房間，不知道她在那裡，並非刻意和她打招呼的—事實上
也是，這個群體的活動非常多，甚至叫人有種眼花繚亂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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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沒有像往常般出來，笑著拍他肩膀一下，叫聲「小明！」
而是留在房間裡忙她的事。她應該知道他不滿的—他想。

一個月後，她的臉書出了一個帖子，是悼念因病逝世的朋友，
看樣子是和她結伴同遊台灣的當地人。她寫：「親愛的，願你安息！
永遠記得我們一起的好時光！」

他不帶半分感情的看著。

隔天出了個帖子：「既然朋友這麼多，應該算是相識滿天下
了吧，死了一個半個有什麼所謂？有什麼好可惜的？還有九十九
個排隊等著，呵呵！」

出了幾天，沒有什麼回應—朋友不知他何所指。

可是他留意到，他沒有再看到她的帖子，但他並沒有遭到封
鎖或剔除。他立即進去一看，果然只看到他發那個帖子之前的活
動，她最近的帖子已限制了他。

他冷笑一聲。

他從不稀罕網絡世界的得失，只是受不了活生生的侮辱。

群體活動兩人再碰面時，她緊繃著一張瘦長的臉，平日笑起
來嘴巴有點歪，現在死死的抿著嘴，更成了一條歪斜的弧線。她
正眼也不看他，只要感覺到他在附近，臉色立時變得非常難看，
差點沒像想張口把他撕碎的樣子。

他當然知道他傷害了她，但整件事全因她而起。他也沒有指
名道姓，比起她在他的帖子直接嘲笑好得多了……

他出了最後的帖子之後，羽毛球群組分享同事之間的齟齬，
並且留言說：「說話是藝術，要注意語氣和用語，這是溝通的最最
基本學問……」不知是指著她還是他而說呢？是有人知道了來龍
去脈，溫言勸喻張麗娜反省一下，還是叫他不要出口傷人報復呢？

他想，要是知道開罪了人，她就應主動找他好好的談，可是
她並沒有！他不相信她不知道！他自問到最後才給她致命一擊！
她沒想過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反倒來個意想不到極速變臉。

真難以相信，她曾經和他有說有笑！

他感到心寒，也更怒火中燒。

半年過去，情況依舊，看樣子她同樣咬牙切齒。

他不想再拖拖拉拉，打開臉書，拉出朋友清單，一見她的頭
像，即時按下刪除一項，又打開手機通訊錄，刪去她的手提電話，
把這個人從他的世界徹徹底底清洗得片甲不留。

一星期後，他相約中學同學吃飯。

拍了照放上社交媒體，不到半天有三十人按讚。

兩星期後，他相約大學同學吃自助餐。

拍了照放上社交媒體，不到半天有五十人按讚。

三星期後，他相約舊鄰居打球、踏單車、吃飯……

他把帖子設定為公開。

羽毛球群組有人按讚、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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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禁微笑，他的目的已經達到—她會從群組組員的按讚
和留言，間接看到他的帖子，看到他從不披露的真正朋友，然而
她不曾也不會是其中一個！

有人留言：「想不到你相識滿天下！」

他謙曰：「只是幾個朋友罷了。」

「你一向不把私人相片放上網。」

「時代不同了，網上分享生活點滴，朋友不用經常見面，也可
知道彼此近況，見面時話題也多些，關係自然會密切些……」

「那你多點分享……」

「好的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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